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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与奠基（1928-1937）

100多年前，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刻写在龟甲与
兽骨之上的文字，故大量收集并进行研究。随着购买
人数的增多，所谓的“龙骨”在古玩市场获得了较高的
价格。在利益的驱使下，位于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便“热
闹”了起来……

1928年，傅斯年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
所”代理所长，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
西”的口号。在这个背景下，聘董作宾先生为通信员，
对小屯村进行调查。董作宾雇佣村里一个年轻人为向
导，带他到挖出甲骨的地方。这个年轻人因此机缘巧
合成为殷墟历史上第一个被雇佣的“技师”。虽然他所
指的甲骨坑位置有所偏差，但经过董作宾现场调查，
认为殷墟甲骨并不像罗振玉等人所说已经被挖尽。因
此向上级汇报，决定对小屯村进行发掘。为了方便发
掘，发掘团雇佣小屯村及附近村庄发掘甲骨的“老手”
为工人。在这些工人中，一部分被石璋如先生称为“精
锐部队”即考古技师，另一部分为普通力工。这些力工
多数为农民，他们利用农闲时间帮助发掘团进行发
掘，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在这些技师中，比较有名的便是王景文，被誉为
“天字第一号”技师。王景文泥水匠出身，受过考古技
术训练，清理人骨干净利落，在工地担任班长职务。在
西北冈 1217号大墓发掘中，他对腐朽的木鼓进行整
体套箱，即对木鼓周围的泥土进行切割，套入制作好
的木箱内封装，然后运送到室内进行清理。此技术
让他一战成名，且“套箱”技术沿用至今。此外，他还
参与了著名的YH127甲骨坑搬运，并对搬运方法提
出了至关重要的意见。搬运 YH127 坑时，李绍虞设
计为两根纵杠，每杠前后各 16 个工人，一共 64 人。
但因 YH127 坑重达五千斤，采用杨木不结实，且两
根纵杠受力点单一。最后因纵杠断裂宣告失败。王
景文见此提出两点改进意见：第一，将杨木改成榆
木，增加韧性；第二，将两根纵杠改为一纵一横“十”
字型，每杠 8 人。这样既减少了人力也使受力点更加
平衡。采用王景文的建议后，YH127坑才顺利运送到
安阳车站。

另一位比较有名的技师叫何国栋。他曾在古董
店当过学徒，有一定的基础。他从殷墟第一次发掘
便开始参加工作，因为表现较好，从普通技师慢慢
成长为长工。发掘团当时一共有两位长工：刘明和
何国栋。刘明负责站内工作，何国栋负责田野工
作，长工均是按月发放工资。何国栋具备一定的领
导力，管理工地井井有条，技术也不错，因此在浚
县辛村发掘时，被任命为总工头，待遇比长工又高
一级。何国栋和刘明这种长工模式，在殷墟发掘历
史上是一个先例，为殷墟之后的发掘开创了新的用
工模式。

“史语所”在殷墟十五次发掘中，参与人数最多的
为第十二次发掘，最多时达 500人，相当于部队营级
单位。其中包括大量农民、泥瓦匠、木工等。普通工人
按日工结算，每日四角。长工和技师论月发放，每月十
二元，提供伙食。这样的工资水平对于当地老百姓来
说，已经算是相当高的收入。因此吸引了大批社会人
员，许多人通过介绍才能进入发掘团，这为殷墟培养
技师提供了数量基础。

“史语所”在殷墟发掘的十年时间里，不仅培养出
大量考古学家，如董作宾、李济、郭宝钧、梁思永、石璋
如等，更培养出殷墟第一批考古技师。这是殷墟技师
的形成时期，技师们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清理遗迹现象
和管理工人。绘图和资料整理则有专门职员负责。长
工模式完善了考古雇佣模式，为殷墟遗址后续发掘提
供了宝贵经验和人才储备。

发展与壮大（1950-2010）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恢复了对殷墟的考
古工作。1950年至 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
后对武官、四盘磨、小屯、大司空、苗圃等地进行考古
调查发掘。当时参与调查发掘的技师多为史语所培训
的熟练技师，如魏善臣、何振荣、屈如忠等。此时殷墟
急需培养一支考古发掘队伍，以保证殷墟遗址发掘的
延续性和稳定性。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
立安阳考古发掘队，1959年修建了安阳工作站。安阳
工作站的建立，为培养殷墟技师提供了场所条件。

工作站学者结合“史语所”的殷墟发掘经验和实
际情况，采取两种培养技师模式。第一，工作站招聘附
近村庄具有考古发掘经验的年轻人进行培训，按月发
放工资，类似“史语所”长工模式。招聘的技师职能分
工明确，分为站内工作和田野工作。站内工作内容包
括文物修复、绘图和资料整理等。田野工作内容包括
田野发掘，现场记录、绘图、照相，管理工人等。

第二，由本地发掘技术经验丰富的技师领导工
人，成立发掘小队，与工作站签订发掘合同，配合工作
站进行发掘任务。发掘小队需要培养本队技师，同时
也要负责招募和管理发掘人员。工作站依据工作量，
支付发掘费用。两种模式的推广，使殷墟短时间内培
养出了大批考古技师。

屈光富是安阳工作站优秀技师，也是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特级技师。发掘殷墟宫殿区时，郑振
香先生正在绘制墓葬，那时屈光富年龄还小，便在旁
边认真地观看。郑先生将绘图方法细心的教授给他，
并要求他现场绘制。结果小屈光富极具考古绘图天
赋，很快便将墓葬人骨绘制完成。郑先生看后大为
赞赏，高兴地交给杨锡璋先生看并说：“你快看，小
尾巴第一次画墓葬，画得这么好，长大了一定是干
考古的料！”如郑先生所愿，屈光富毕业以后，入职工
作站，逐渐成为殷墟田野发掘的中坚力量。他参与
1989 年郭家庄发掘、1997 年黑河路发掘、2003 年孝
民屯发掘、2010年刘家庄北地发掘等。屈光富最为擅
长绘制遗迹图，著名的 M54（亚长墓）和大司空车马
坑遗迹图均出自他手。年近花甲的屈光富老师因身
体原因已退居二线，但每次谈起考古工地和遗迹绘
图时，总会神采奕奕地讲起考古工地往事，并将自己的
经验传授给年轻的考古技师们。

经过三十多年的培养和发展，殷墟技师队伍逐渐
壮大，形成上百人的规模。2003年至2004年孝民屯遗
址考古发掘，是殷墟技师队伍的“大会战”。此次发掘
是殷墟发掘史上单次发掘面积最大者，发掘面积达 6
万平方米。发掘单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组成联合考古工作队（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参加了
部分工作）。此次发掘，殷墟考古技师全员参加，并邀
请其他考古队技师进行支援。每日出工人数达数百
人。通过这次发掘，展现了殷墟技师娴熟的发掘技术，
促进了殷墟技师之间的交流学习，同时也培养出一批
年轻的考古技师。

这个时期的考古学者如马德志、安志敏、郑振香、
陈志达、杨锡璋、杨宝成、刘一曼、唐际根、岳洪彬等先
后主持和参与殷墟考古发掘工作。此时殷墟考古技师
需要掌握所有发掘技能，包括遗迹辨别、遗迹编号、绘
图、照相、记录整理、管理工人等，与史语所发掘时的
技师相比，技能提高很多。这是殷墟技师发展和壮大
时期。殷墟遗址发掘也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中
取得了硕果累累的成绩。如殷墟妇好墓发掘、小屯南
地、花园庄东地甲骨发掘及洹北商城的发现等。这些
成绩离不开殷墟考古学者领导，更离不开殷墟考古技
师的付出。

改革与创新（2010-至今）

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考古技师职业的弊端逐渐
显露出来。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工地环境差，没
有劳动保障，晋升机会少，再加上社会就业机会增多
等原因，导致现今的年轻人愈发不愿意从事考古技
师这个职业。以目前情况，殷墟考古技师的年龄普遍
在 50~60 岁之间，30~40 岁之间少之又少，20 多岁的
年轻技师几乎没有。考古技师老龄化，低学历，后备
力量不足，不仅发生在殷墟遗址，全国其他遗址也存
在相同的问题。与之相反的是现在考古发掘质量要
求越来越严，考古技师的技能和学历要求也越来越
高。新一代的考古技师不仅需要掌握常规田野考古发
掘技能，更要求会使用电脑绘图，无人机航拍，RTK
测绘等新技术，种种原因造成现在考古工地的年轻技
师寥寥无几。

为了保证殷墟遗址这支百年考古技师队伍的传承
和发展，殷墟也开始了改革之路。国家文物局不断完善
考古技师人员资格管理制度，积极开展分门别类的资
质认证，在国家职业大典颁布的基础上，完善考古技
师、文物修复师和文物建筑修缮技师的职业设立，研究
制定相关职业标准，使考古技师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
位得到提高，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考古技师队伍。

安阳工作站提高技师工资待遇和福利，完善劳动
保障制度，招聘高学历专业人员等措施提升技师队伍
的整体素质和业务能力。各考古发掘小队成立文化公
司招募社会专业人员，保障公司田野发掘水平。经过
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殷墟技师队伍吸引了大量年轻人
的加入，队伍模式由原先农民和社会闲散人员，逐渐
转变成具备各种考古技能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并完成
了新老技师的交替任务。

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殷墟技师发生了质的改
变。新一代的年轻技师不仅具备所有田野考古发掘技
能，而且可以独立完成田野考古发掘任务，了解每次
考古发掘的目的，并且有一定的考古学见解。同时他
们也精通电脑办公软件和绘图软件，能熟练掌握遗迹
测量，航拍，多视角三维重建等新技术。闲暇时他们也
会将工作中的经验和方法整理成文章，发表在考古期
刊上，与同行分享。目前殷墟技师队伍在何毓灵、牛世
山、岳占伟、王迪等考古学者的领导下，考古发掘日新
月异，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如配合安阳殷墟
遗址博物馆建设，发现大量商代遗存。洹北商城主动
发掘发现城内制陶、铸铜、制骨作坊区。安阳工作队对
王陵区外围勘探，发现王陵区隍壕等。殷墟技师用自
己的行动保护着殷墟遗址，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928年至今，殷墟科学考古发掘已走过近百年。
殷墟技师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他们许多人是从父辈
们的手中接过手铲，参加到殷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中
来的。殷墟考古技师们薪火相传，不仅仅是技艺的传
承，更是殷墟考古奋飞不辍的精神传承。大邑商很大，
他们却很渺小，然而在“大邑商”心中他们却是一群坚
毅的人，值得尊敬的人！

考古百年，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辛勤探索，为研
究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作出毕生贡献。今
天，中国考古蓬勃发展，离不开考古人一代代的努力。
考古技师作为中国考古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在中国考
古历史长河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们应该获得
尊重，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能有这样一群国宝“守护
人”，中国考古未来可期。

（附记：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何毓灵先生与安阳博物馆刘晓阳女士
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对两位师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

1986年春，我的母亲刘晓珍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
工作，那时的她朝气蓬勃，在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中开始了她与殷墟考古相知相伴
的半生，并在这里遇到了对她一生影响深刻的几位老先生——郑振香、杨锡璋、
刘一曼、徐广德等，以及之后把她领入考古绘画领域的绘图老师——张孝光、李
淼以及韩慧君。在这些先生与老师们的帮助下，我的母亲很快适应并爱上了这份
工作，她将她的所有精力、时间与激情都放在了考古绘图上，我每每翻起那些沉
重的殷墟考古报告和简报时，总会在上面看到母亲那精美的线图笔稿。

刚到工作站时母亲先是和韩慧君老师学习绘图技术，韩老师可以说是我母亲
画图路上的启蒙老师了，后因韩老师调回北京，母亲又跟随郑振香先生一同去往
北京工作，在那里她和从各个工作站挑出来的年轻人一起继续学习绘图技术。当
时教授她们这一批青年的是张孝光、张广立、曹国建、李淼等诸位先生，张孝光先
生是当时的考古技术室主任，工作繁忙，对于她们这些年轻人的学习往往在最后
进行严格把关。而经常教导我母亲的是李淼老师，在母亲的记忆中，李淼老师和蔼
可亲，性格和善，教学心细如发，在这样的教导下，加之母亲的勤奋好学，她的绘图
技术进步很快。当时绘图条件苛刻，从对各材质不同、体态多样的器物最开始的起
稿清绘、比对修稿，再到最后的着墨成图，这一过程全部靠纯手工完成，既耗时也
费眼，还要有耐心。对于她来说，绘图过程中最难的是着墨这一步，着墨是最后成
图的关键，它的过程不只是把铅笔图稿上墨线，还应对所绘对象各方面的特征进
一步刻划，并根据需要对各种细节进行合理取舍，还要求落笔要准，行笔要稳，线
条要有变化，墨色要浓黑，这样最后出来的图才能主次分明，形象生动，尤其是主
攻的青铜器，器型精美、纹饰多样，其主纹和底纹，凸显要分明。而那时上墨线用的
是难以把控力度的蘸水笔，一不注意，就很容易在硫酸纸上留下个浓黑的印记，不
像现在有电脑辅助，省时省力。除了室内器物绘制外，母亲还对工地绘图有所涉
猎。那时母亲的工作内容就是按照郑先生的安排，或是随她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今
中国国家博物馆）绘制妇好墓所出玉器，在考古所跟随其他人学习；或是随她回安
阳绘制站内发掘的各类陶器、青铜器等。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这样的日子大概持续
了两三年。虽是辛苦，但大量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相结合，母亲很快胜任了安阳
工作站的室内绘图工作，真就是“不经一番彻骨寒，怎得梅花扑鼻香”。

前辈先生们不仅教授学生倾囊相授，要求严厉，做学问严谨认真，而且生活
态度积极乐观，对人宽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工作站条件比之现在要简陋许
多，经常停水停电。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些，但工作站内的精神生活却是极其丰富。
在停电后，杨先生、刘先生会和桑文同师傅一起打牌，赢玉米籽；而母亲则和郑先
生一块儿玩跳棋，大家欢声笑语，闲话家常，日子可谓是“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
随柳过前川”。

刚参加工作时母亲年龄不大，几位先生都把她当自己女儿看待，吃食住行，
方方面面都予以安排。那间曾作为母亲办公和宿舍的房间，承载了我们家所有的
回忆，给我们提供了最初的一个遮风挡雨的港湾。90年时姐姐在交通不便的老
家出生，令母亲深深感动的是郑先生、杨先生和刘先生竟然让李琳师傅开车从安
阳出发，一路打听到许家沟前西岗，去看望刚生产完的她。

郭家庄M160、洹北商城、刘家庄北M1046、花园庄东地的“亚长墓”M54等，
这些墓葬出土的所有文物几乎都由母亲经手绘制成图，大大小小的报告、出版图
书中的相关文物器型图都可见到母亲所绘之图。长期的殷墟绘图经验，使得母亲
对于殷墟器物类型已深记于心，所以在绘制M160和M1046的青铜器时，母亲说
即使因为自身的文化水平限制，对于器物的分期在学术理论上说不出个一二三
来，但也可以明显感觉到它们的异同点。虽同属于商代晚期，但M160的铜器壁
厚，M1046 的铜器壁薄，且纹饰风格略有不同。之后在面对不同于往常的器物
——孝民屯陶范时，虽是母亲第一次接触，但所谓以不变应万变，长期绘画练就
的扎实基础，上手一两次，找到规律也就可以熟练出图了。母亲也因此常教育我
们学习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没有基础就如同无根之木，无基之塔。

在母亲数年如一日的绘图生涯中，有几件让她时不时想起的事。其一是1990
年，时任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高至喜先生联系郑振香先生称馆内有一批迥异于殷
墟风格的青铜器急需一名熟练绘图师来完成，故母亲被外派于此。而她工作的地
方就靠近马王堆一号墓女尸陈列之所，我曾问母亲害怕不，母亲回答那有啥，干
这一行的早习以为常。其二是花园庄东M54“亚长墓”出土的“亚长”青铜牛尊，这
只外表看起来憨态可掬的小牛第一次到达我母亲手里时，母亲就惊喜于它细腻
精致的纹饰，生动逼真的形象，难以想象商人是如何将龙、鸟、鱼等 20多种动物
纹饰刻画于其上。为了完整展现其身上的纹饰，要分别画出它正视图、俯视图、侧
视图及腑底图，不同的面花纹不同，底纹不同，其上还布满卷云纹，绘制过程极其
耗费眼力，此外还有同出一墓的铜手形器、“亚长”青铜觥、“亚长”青铜斝等，均铸
造精良，绘画成品完美；最后则是2010年同乐花园工地出土的一座唐代壁画墓，
壁画内容对于母亲来说不难画，令人难忘的是画这幅图时的经历，母亲说这座壁
画墓是抢救性挖掘，壁画刚出土时，颜色鲜艳，人物精美，花鸟凤凰，内容丰富，足
可由其窥视盛唐之繁华，但一经出土，就会较快速氧化，图案晦暗、脱落，所以要
加速对它进行临摹、比对，中间更是用化学试剂对其进行加固处理，正是这个试
剂强烈的刺鼻气味，使得人到中年的母亲出现了较强的免疫反应，呕吐、恶心、头
晕、腿关节肿痛难忍等症状频发。虽然身体状况不理想，但母亲依旧坚持了下来，
看着最后的成图母亲心中甚是骄傲。

母亲四十多岁时，开始带她的第一个徒弟——黄小芳，自此曾经的学生，也
变成了一位老师，母亲在教学时言传身教，倾囊相授，严格把控手工绘图基础功，
因为母亲坚持认为即使现在电脑绘图普及，也不能丢弃手工绘图的基本功，基础
打不扎实，一旦器物纹饰、类型发生变化，就无法应对。此后，母亲陆续为安阳工
作站带出了数个徒弟，从第二个徒弟马媛，到后期陆续到站里实习的一批批学
生，再到外出公干时带出的学生，母亲这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

光阴寸隙流如电，从刚到安阳工作站的碧玉年华到而今知命之年，从旧时四
合院到如今青砖绿瓦，从周围的一座座村庄到青青草原，从母亲最早接触的郑振
香等诸位先生到现今的唐际根、何毓灵等多位老师，她已在安阳工作站度过大半
生涯，经手了数以万计的文物，从精美绝伦青铜器，到精致小巧的贝饰，长期的伏
案工作导致了母亲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虽已做过手术治疗，但依旧不容乐观，退
休后，母亲返聘回工作岗位，继续为考古事业贡献力量。母亲说，“绘图不仅是她谋
生的方式，更是她真心热爱的工作”，我想，在母亲心中，或许绘图已成为她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同她的一根肋骨，在组成人体的206根骨头中，缺一不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

一部殷墟考古学史，半部中国现代考古学史。殷墟近百年考古历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深远意义，

毋庸置疑。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令人振聋发聩的考古学大家，更离不开那些默默奉献、寂

寂无闻的考古“平凡者”。正如所有平凡而精彩、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一样，在这些“平凡者”中出现了不少

术业有专攻的行业翘楚，而那些即便只是短暂参与发掘、整理的“平凡者”，也同样为殷墟考古作出了贡

献。石璋如先生不仅是殷墟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一代宗师，他的《殷墟发掘员工传》更是让人无限感慨之作。

这本书让我们知道，那些没有太多机会出现在考古学术成果中的“平凡者”，同样是殷墟考古的中坚力量。

新时代十年，殷墟考古的步伐正在加快，殷墟考古人群体也在不断扩大。我们特此推出殷墟考古“平

凡者”系列，集腋成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续写出一部《殷墟发掘员工新传》。

殷墟考古匠

2003年孝民屯发掘现场技师“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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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在大众眼中是冷门且小众的学科，但对于殷墟遗址保护区的村民来说，却是一件非常

熟悉的事情。保护区的村民中隐藏着许多考古“高手”，这些“高手”便是考古技师。考古技师也

被誉为考古界的“基石”。殷墟遗址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同时也是中国考古技师的摇篮。

殷墟技师成长史反映了中国考古技师发展的一个缩影。

→

1928年殷墟第一次发掘全体人员合影（第一排左一董作宾，左三何国栋）

2004年安阳工作站安排员工接受培训YH127坑人工搬运分布示意图

花园庄东地M54发掘现场中工作的母亲

花园庄东地M54亚长铜牛尊和铜觥线图


